
长江，从格拉丹东雪山滴水而下，滋
润了美丽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来到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探寻长
江文化的源泉。

25 岁的藏族小伙多杰扎西刚刚完
成了一场不是旅行的旅行，时间就在国
庆假期。

他开车 3 个小时，去看了长江的源
头。“我喜欢那里。”他用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这样对我们说。

因为距离长江源最近，多杰扎西家
被当地称为“长江源头第一家”。这里位
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
当曲村，4500多米的海拔，寒风呼啸，刚
刚下过一阵冰雹，但远处群山之间，依然
是满天阳光跳跃。

和扎西一样，我们对长江的源头也是
充满好奇，充满敬畏，充满感恩和热爱。

绝大多数文明有着自己的母亲河，
那是万物之始、生命之源。为此，我们不
远千里，开启这场长江寻源。

我们所寻找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
长江水源，更是滋养土地和民族的精神
之源、信仰之源和文化之源。

寻源：
一场跨越千里的取水
“治多”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长江源

头”，长江从治多县向东而下，这里也被称
为“万里长江第一县”。我们来到的治多
县索加乡，是青海省最偏远的乡镇之一。

索加乡全域面积约 6.5 万平方公
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因高寒缺氧、艰
苦偏远，被称为“天边的索加”。

我们没有想到，寻找长江源头的路
途是如此艰难。

从细雨江南出发到西宁，接着驱车
10 多个小时到达玉树，再往治多县城，
又从县城来到索加乡。

人在这里显得格外渺小。漫长的车
程中，与我们相伴的有高原反应，也有窗
外无穷无尽的美丽风景。

当略显“声嘶力竭”的车颠簸着驶入
长江源保护区，草地一望无际，大小沼泽
湖泊分布其中。

那天下午，就在多杰扎西家几公里
外的草原上，我们亲眼看到了自长江源

流淌而来的泉水。
这一汪泉并不大，也不激烈，安静且

持续地汩汩冒泡，在青苔和天空的映照
下呈现蓝绿色。

这里有无数这样的细流，如同毛细
血管，温柔地汇聚成长江水，弯弯绕绕，
浩浩汤汤，流经大半个中国，哺育一代又
一代在长江边生长的文化与生命。

我们取了满满一瓶水，清冽，纯净，
透明。那一刻，伴着耳畔呼呼的风声，大
家想起了那首关于长江的古老情诗。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
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无数次，我们吟
诵着宋朝人李之仪的词，并被其中的这
份深情打动。

如今，我们终于从诗歌中走来，从长
江的入海口走来，实现了千年前难以抵
达的这场浪漫相会。

护源：
住在“天边”的使命
寻找长江的源头，寻找的还有源头

里的文化、源头里的生命。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千百年来，他

们对水源，既感恩又敬畏。
他们没有诗人那样的浪漫，但是，他

们朴实、血性，懂得这片土地的宝贵，愿
意舍弃一切乃至生命去保护它。

多杰扎西一家世代放牧为生。在他
家的新房子里，他和家人热情招待了我
们。他还告诉我们，国庆假期他去看了
长江的源头。

“我喜欢这片草原，喜欢我们长江的
源头。”他这样和我们说。

“虽然从小就住在长江源头边，但因
为交通不方便，村里人几乎都没去过长
江源头，也不知道源头长啥样。”多杰扎
西说，后来村里去乡里和长江源头的路
陆续修好了，自己每年都会约着朋友去
几次长江源头。

“路也不大好走，还要开3个小时的
车。”他说。

他喜欢在长江源头坐上好几个小
时，听听水声，看看不时从边上奔跑而过
的藏野驴，家乡的美好在这一刻变得更

具象。
多杰扎西的父亲夏西朋措是这片草

原上的生态管理员，虽然识字不多，但他
每天都会认真记下生态观察日记。在提
到自己如何救助一头被野狼咬伤的藏野
驴时，寡言的夏西朋措用手势配合说话，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守护源头的生态，是他们融入生命
的使命。

索加乡，还是英雄之乡。
多杰扎西从小就听过杰桑·索南达

杰的故事，并以此为荣。
索南达杰是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

环境保护的先驱。他先后 12 次深入可
可西里，开展野外生态调查和以保护藏
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

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队员
在可可西里押送犯罪分子时遭到袭击，
不幸牺牲。

30 年过去了，索南达杰的精神依然
在这片壮阔的高原上时时传颂，从未被
遗忘。在治多县索加乡寄宿小学里就有
他的纪念室，学校的广场上还立着他的

塑像。
一个叫白马措毛的五年级学生向我

们介绍这位英雄的事迹，那些故事已经
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骨子里，影响着他
们的言行。

学校还有这样一句打动我们的校
训：“我们的母亲，是天边的索加；所以我
们，就有顶天的担当。”

这片高原上的人们，就是用这样“顶
天的担当”，守护着他们的“母亲”——长
江的源头。

探源：
来自源头的长江之歌

同样作为“天边人”，文扎则有着另
一种使命。

他的花白长须在风里飘扬，像是从
雪山神话里走出来的人物。

文扎是索加人，还做过索加乡的党
委书记。这些年，他痴迷于长江文化的
研究，称之为“探源”。

有一些人，不问得失地默默探求长

江文明，探求长江的精神源泉。文扎无
疑是其中的一个。他送给我们一套书：

《源文化》。
2016 年 4 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在青海启动。那时，文扎开始进行
长江源文化的调查。他邀请四五个省
的文化人士，一起考察整个三江源，以
寻根问祖的方式，把源头上最深层、最
民间、最古老的沉淀，从冰川上唤醒，融
化 成 文 字 ，最 后 记 录 成 了《源 文 化》
丛书。

“我们在源头看到的，不仅是江河的
摇篮，在那里能够寻找到人类的情感之
源、哲学的思想雏形、神话的原始风貌。”
他激动地说。

我们一直聊到黄昏。日暮时分，群
山寂静。文扎给我们背诵关于长江的诗
词，讲述关于长江起源的民间故事，他的
藏语歌声响荡山间——“你从雪山走来，
春潮是你的风采⋯⋯”

这是一首来自天边的长江之歌。
（本报记者 史春波 纪驭亚 施涵予

青海日报记者 洪玉杰 公保安加）

在青海治多寻找长江文化的源泉——

天 边 的 水天 边 的 水

春秋时代的码头门，西周的榫卯木
架，商代的木辘轳和温酒陶器⋯⋯很难
想象，面前这些外形古朴的展品，件件
都讲述着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

江西省瑞昌市夏畈镇铜岭村，当长
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这里时，一座
崭新的红棕色建筑已拔地而起——
8000 平方米的遗址博物馆即将正式开
放，馆墙上书写着巨大古朴的篆书“铜
岭铜矿遗址博物馆”。

我戴上头盔，爬进馆里仿造的巷道，
四周漆黑下来的瞬间，仿佛一下子穿越
回3000年前，听见挖矿工人的脚步声。

“我们听到的，其实是文明的脚步
声。”九江市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汪建
策说，“青铜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中华文
明的进程。”

铜岭，当地人又叫“铁山”。这一带
蕴藏着丰富的铜铁矿石资源，自上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一直为江西九江管辖
的钢铁厂供应铁矿。

跟着瑞昌市博物馆原馆长刘礼纯
爬上矿山，我注意到这一带的土壤大多
为带矿粒的红色黏土。土坡上，一小截
残损的木头露出地表。“那是近3000年
前的木头，是古人用来加固矿井的木支
护遗存。”刘礼纯说。

再走几步，他又指着一个杂草掩盖
下只露出一半的井口说：“这是春秋时
期的矿井巷口，为了保护下面的遗存，
我们把它回填了。”

像这样的古竖井，“铁山”上已经发
现了100多个。

接着，他又踩了踩脚下说：“这下面有
商代的采矿巷道，最深的地方有50米。”

一切，都掩埋在毫不起眼的小山
头下。

爬上山顶，刘礼纯回忆起 36 年前
那桩震惊考古界的往事。

1988 年春，铜岭村的村民在修路
时，挖出了地下的古代竖井和巷道，里
面有不少木质构件和青铜器皿。

一天，九江冶金总厂副厂长周明节
来到工地，他意识到这些可能是文物，
便叮嘱铜岭村的老支书将这些器物送

到瑞昌市博物馆。
不久后，刘礼纯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

史系文博班的一员，在瑞昌市博物馆看到
了这些青铜器，“不得了！我立刻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处铜矿遗址出土的工具。”

经过上报，江西省文物局迅速派人前
往瑞昌铜岭进行实地考察。1988年9月，
考古队正式进驻铜岭，国家文物局决定将
铜岭铜矿遗址作为重点发掘项目。

通过调查、勘探、发掘，铜岭铜矿
遗址总面积为 3.5 平方公里。那么，这
个遗址到底能追溯到多久远的时代呢？

刘礼纯至今记得那个日子：1988
年12月11日。那一天，在11号竖井的
底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商代中期的
陶斝。这是个温酒器，底部还有被火灼
烧的痕迹。“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让我
们确信，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3330
年前。”刘礼纯说。

3000 多年前，一个矿工在采矿间
歇坐在巷井里，忙里偷闲小酌了一杯。

3000 多年后，这壶酒促成了 1991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铜岭铜矿遗址包括古采区、冶炼区、
选矿区和生活区。其中，古采区集中分
布范围约7万平方米，不仅保存有地下采

矿系统，还保存有露天采矿遗迹，在已发
掘的18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古竖井、
巷道、露采坑、工棚、选矿场等遗迹，并出
土了石、木、铜、陶等生产生活用具。

冶炼区散布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
发现炼炉 6 座及大量的炼渣，估算古代
铜炼渣合计有六七十万吨。按比例计
算，在商至春秋这1000多年里，古人在
铜岭炼出了120万吨至140万吨铜。

这处遗址证明，中国大规模开采铜
矿的历史至少已有3000余年，是中国迄
今发现的矿冶遗址中年代最早、保存最
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铜矿遗存。

“它不仅将我国采铜历史向前推进
了 300 余年，还解决了商周时期中国青
铜文化大宗铜料来源的重大课题。”刘
礼纯说。

如今，铜岭铜矿遗址博物馆已经正
式开放。规划建设的铜岭铜矿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项目总投资约8.38亿元，建
成后将成为集考古、观光、科普、研学于
一体的现代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
徐徐展开的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
明的繁华盛景图上，江西铜岭是印证中
国青铜时代绚丽辉煌的重要一站。

（本报记者 郑琳）

在江西铜岭探访三千年前的古矿井——

见证青铜时代的绚丽辉煌
火爆全网的中国首款 3A 游戏《黑

神话：悟空》中，“那只猴子”挥动棍棒穿
越风雪、拾级而上，将笼上暮色的地狱
变相龛和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带到了
玩家面前。这也让场景的取景地，有着
中国石窟艺术最后辉煌之称的世界文
化遗产——大足石刻迅速翻红。长江
文化考察队第二路的重庆首站就来到
此地。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
建于唐末至南宋间，有摩岩造像五万多
尊，以宝顶山和北山的规模最大、刻像
最集中、造型最精美。它是世界八大石
窟之一，199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概 3 年前，《黑神话：悟空》创作
团队来到宝顶山，对石刻进行实地取景
拍摄。今年游戏推出后，游客更是络绎
不绝。”宝顶山石刻管理中心副主任曾
庆川告诉我们。

曾庆川介绍，宗教与世俗的完美相
融，构成了宝顶山石刻的鲜明特质。在
石壁前走过，上一秒，眼前的画面还是
神仙腾云驾雾，下一秒，便是市井百姓
在烧菜洗衣。

“你们看文殊菩萨手中的七级宝
塔，能想象得到它高近1.8米，重近千斤
吗？文殊菩萨的手臂向外探出 2 米，手
托宝塔，悬空八百多年而不坠落，你们
知道这之中有怎样的奥秘吗？”在雕于
峭壁上的华严三圣像前，面对这些头顶
崖岩、脚踏莲花、高约 7 米的石像，曾庆
川为我们揭示大足石刻背后古代造像
的“黑科技”。

“秘密就在文殊菩萨身上，那看
似轻盈飘逸的袈裟衣袖上。”他解读
道，一方面，衣袖内侧和石像身体相
连，宝塔和手臂的重量，得以巧妙地
引向主像身上；另一方面，衣袖、佛手
和石像的膝盖之间，一个三角形结构
悄 然 形 成 ，从 而 提 供 了 一 种 稳 定 的
支撑。

“大足石刻历经千年仍模样完整、
色彩如初，这背后，一场守护石刻的接
力在先人与今人之间展开。”曾庆川介

绍，早在雕凿之初，宝顶山石刻的创刻
者、南宋赵智凤为减少雨水对佛像的侵
蚀，就在佛像上缘雕凿雨棚，又在石刻
内部设置精细的导雨槽。

今天，从保护石刻出发，人类的智
慧更是有加无已。据了解，考虑到大足
石刻周边区域潮湿，容易滋生微生物，
清华大学在此建立了专门的科研观
测点。

而民间的守护，则像偏僻散布在山
间的大小石刻一样默默无闻。

“在山中石刻所在的洞窑前，有
一些简易搭建的窝棚。一些安静的
身影，数十年如一日守在这些简陋的
窝棚里，只为保卫石刻的安全。这些
人是大足的村民，他们还有另一重身
份——大足石刻义务文保员。”同行的
当地讲解员李凤告诉我们，不知从何
时开始，当地村民承担起对石刻的义
务保护工作，自发组织轮值，甚至举家
出动。

把宝贵的年岁，献给满山沉默的石
头，值得吗？面对我们的困惑，李凤现
身说法。

“有一次，我在向游客介绍石刻《牧
牛图》时，一只斑鸠落在了牧人身上。

当它飞走时，牧人手臂上被蹬落一层黄
沙。我顿时很心痛。”她说，几乎每个大
足人从小就会被教育一句话：保护石
刻。这份守护石刻的情愫，已流淌在大
足人的血液中。

除了吸引游客年复一年奔赴前来，
这里也孕育了“大足石雕”这一国家级
非遗项目。在大足石刻群的山脚村落，
我们登门拜访了该项技艺的传承大师，
大足石雕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刘能风。

进入刘能风的工作室，形态万千的
石雕作品堆满了这间小小的屋子。“这
石雕手艺，我坚持了 40 年。拿起锤子，
我就开始雕凿；放下锤子，心里也在琢
磨。”怎么才能把石雕雕好？刘能风认
为，要高度还原大足石刻技艺的原貌。
为了将石刻看得更细一点、学得更透一
些，他曾在大足石刻窟内连住数晚，也
曾在崖边睡过一整夜。

“一门手艺要想活下来，不能只
有 对 前 人 的 传 承 ，后 人 还 要 有 所 创
造。继往开来，才能生生不息。”说到
这里，刘能风话语间的重庆味似乎更
浓了。

（本报记者 高心同）

在重庆凝视长江边的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何以延续千年

三江源核心区青海治多县。 本报记者 史春波 张迪 摄三江源核心区青海治多县。 本报记者 史春波 张迪 摄

出现在《黑神话：悟空》游戏场景中的大足石刻护法神龛雕像。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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